
1 
 

A周敦頤〈愛蓮說〉1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

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

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盛愛 一作：甚愛)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

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此篇蓋在託物寓意，借物以自抒情趣與人生之意境。《愛蓮說》屬小品文字，全

文 119字，結構嚴謹，筆意超然，言簡意賅，融理於物，屬「象徵」、「影射」

筆法，以蓮自喻己志，有着深邃的思想﹙儒、道、佛﹚意藴。自是千古難得之

一佳作。 

 

水陸草木之花（全稱命題 All），可愛者甚蕃（多，特稱命題 Some）。晉陶淵明

獨（單稱命題 One）愛菊（旁襯）。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反襯）。予獨愛

蓮（本位）之出淤泥而不染（在俗不染於俗），濯清漣而不妖（清新高潔而不媚

俗）；中通外直（內心無凝滯，心胸豁然，通達無礙，而正直不曲），不蔓不枝

（要言不煩、為人清爽俐落、服飾乾淨不躐蹋）；香遠益清（德風遠逸清香，沁

人心脾2），亭亭淨植（出水芙蓉，自然可愛；挺立物表），可遠觀而不可褻玩

（威儀可象，望之儼然，既之也溫）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隱逸之不俗者）；牡丹，花之富貴（俗人）者也；

蓮，花之君子（君子之不俗）者也。（統合三者作對比）噫！菊之愛，陶後鮮有

聞（無人可繼高風）。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同心者難得，空谷足音）？牡丹之

愛，宜乎眾矣（凡俗人之多可知）！// 

 

評曰：文多比、興筆法，尺幅千里：短短篇幅，具有無限意境，不可窮詰。

「賦」：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即「直敘法」。「比」：以他物狀（形容、

比擬）此物。即「譬喻法」。「興」：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象徵手法。即「聯

想法」如：李白〈清平調三首〉之一：「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檻干）露

華濃（牡丹受春風露華的滋潤而盛開而益妍，暗喻貴妃得明皇的寵眷而美容益

加明艷）。若非群玉山（據《穆天子傳》謂西王母所居之處，指仙界，暗寓楊氏

貌比天仙之意。 ）頭見，會向（也當是）瑤台（西王母之宮）月下逢。」--此

詩表面上是詠牡丹，實是詠楊貴妃之天香國色。全篇統用比興手法。 

  相傳：因玄宗醉心歌舞，在宮殿內與楊貴妃設宴作樂，常召李白臨場賦詩。

在醉中甚至讓寵臣高力士為之脫靴，而貴妃為之研墨等事。傳成為藝林佳話。 

                                                      
1 周敦頤卜居江西廬山濂溪，築一書堂。淨土初祖晉.慧遠亦曾結蓮社於此。周敦頤於 1063年

（嘉佑八年）5月在虔州（今贛州）道判署時之作。 
2 范仲淹〔桐廬嚴（光）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本作「德」），山高水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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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借蓮喻君子，即是「興」的手法；菊與牡丹亦然。首句：「水陸草木之

花，可愛者甚藩。」一段即係賦體。「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

也；蓮，花之君子者也。」都係「比興」手法。 

此中，蓮屬本文主旨所在；其它則是「眾星拱月」，如：牡丹是「反襯法」；而

菊花則爲「旁襯法」；悉屬綠葉襯託紅花也。 

《華嚴經探玄記》卷 3：「大蓮華者。梁《攝論》中四義：一、如世蓮華在泥不

污，譬法界真如在世不為世法所污；二、如蓮華性自開發，譬真如自性開悟眾

生若證則自性開發；三、如蓮華為群蜂所採，譬真如為眾聖所用；四、如蓮華

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譬真如四德，謂常樂我淨。」3 

朱熹曾稱周敦頤是「窮禪客」、「仙風道骨」，蓋儒佛道三家思想之「寧馨兒」

也。﹙有謂混血兒﹚ 

從「如來藏」思想一探討之： 

「出淤泥而不染（暗含一「淨」字）」一句之「五教思維」： 

一、小教：染與淨二分，離染有淨；離煩惱，求菩提（涅槃）；染假而淨真。

（法執未斷）就《涅槃經》言：即爲脫離凡夫「不淨」執「淨」之說。 

二、始教：染、淨各不同，但染（煩惱）、淨（菩提）雖二分，但俱屬假名。

（法執亦當捨）就《涅槃經》言：淨與染爲兩邊。﹙常、樂、我亦然。﹚ 

三、終教：染中有淨，捨染無淨之可得。二而不二。就《涅槃經》言：染中有

淨。﹙所謂常、樂、我、淨爲「涅槃四德」也。﹚ 

四、頓教：1.煩惱即菩提，妄即是真。（教）2.離言絕慮，煩惱當下即是菩提。

（宗）「即染即淨」 

五、圓教：不求妄想，不求真；染、淨俱離。一染一切染，一淨一切淨。---至

於圓教，就更上一台階，推而廣之至事事物物，有層層無盡之意藴也。 

----有佛法就有辨法。//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

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

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一、命 意： 

    李扶九云4：「愛蓮說，乃周公借以自寫。」又云5：「章法分明，局度深

                                                      
3 (CBETA, T35, no. 1733, p. 163a18-24) 
 
4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愛蓮說＞<題解>（台南 東海出版社 1970年）卷九 頁 17。 
5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愛蓮說＞<後評>（台南 東海出版社 1970年）卷九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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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有道之言也。二氏言性多以蓮為比：言火裏種金蓮，即出淤泥而不染也。

佛之身坐碧蓮台，即中通外直，亭亭淨植也。先生有題蓮詩云：『佛愛我亦

愛，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頭。』先生于世皆淡，而獨愛蓮乎，

非愛蓮也，愛其與己性合也。今觀淤泥七句，俱是言性，不知者以為是說蓮

也。我於蓮亦有悟焉。嘗破開蓮子觀之，見其心中小芽根向上，而葉向下，有

回光復照，歸根復命之理。而太極兩儀生生不已之機已於是乎具矣！妙矣哉，

宜乎有道者愛之也。古人言事言物，不專是那事物。往往托以影道理，影人

己，其文乃深而有味。若呆說事物則淺索矣！故作文便是那文，便非讀文，人

所選各首，可類此而推焉。」其說字字珠璣，語語寓深意。本篇為影射象徵筆

法，借蓮影射君子之風，實亦作者周濂溪之自我寫照。又輯評云6：「先生，君

子也。愛蓮者，愛其德似君子也。偕題抒寫，想見光風霽月襟懷。」 

 

二、謀 篇： 

 

    本篇以菊與牡丹作映襯，以顯示出蓮花有君子之德。所謂綠葉襯托紅花是

也。舉凡作為文字譬如作畫，主峰必待群山之映帶而出之。本文以蓮作主峰，

菊與牡丹作映帶。而其中以菊作旁襯，牡丹作反襯。綜之，本文借蓮作影射、

映襯筆法全文可分三段，其結構大旨如下： 

 

段 落  結  構        大      意     起    訖 

段 首 高一層     花可愛者甚多               水陸草木…甚蕃 

段 次 旁、襯 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 晉陶淵明…不可褻玩焉 

段 末 旁、襯 愛蓮者寡 予謂菊…宜乎眾矣 

 

首段從花之可愛者入題，自是「高一層」立言。次段借菊與牡丹作「旁襯」與

「映襯」寫法。末段仍以菊與牡丹作陪，以顯示愛蓮者鮮有其人。余自明曰7：

「蓮在眾方之內，最為高品。幽同夫菊，而不傲。豔類牡丹而不俗。故於甚蕃

之中特舉二者以為陪襯，妙在可愛二字，包羅在內，並不說壞。立言極有斟

酌」。此所謂「旁襯」者．謂菊與蓮．同不諧俗，故不為人所喜愛。所謂「映

襯」者．牡丹象徵富貴，人見人愛。俗之與雅，適成對比，故曰「反襯」。總

之，均是「借賓形主」法。 

 

三、佈 局： 

 

                                                      
 
6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愛蓮說＞<原評>（台南 東海出版社 1970年）卷九 頁 17。 

 
7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愛蓮說＞<原評>（台南 東海出版社 1970年）卷九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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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段大意謂花之可愛者甚多，從「高一層」立言： 

 

    高    一    層              低    一    層 

  水  陸  草  木  之  花   水  陸  草  木  之  花 

    可  愛  者  甚  蕃   不  可  愛  者  彌  蕃 

 

「水陸草木之花」包括所有之花為一「全稱命題」。其中「可愛者甚蕃」，為

「特稱命題」。而不可愛者之蕃，自不必題。而省卻許多筆墨了！伏下文更從

「可愛」者中，舉出三種—菊、牡丹與蓮，三者均為「單稱命題」。 

 

    （二）、次段大意謂己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此段以菊、牡丹作襯，以

烘托出蓮花之獨特風味，及所以特加欣賞之故。 

 

     本   位       旁    面            備     註 

對    余，獨愛蓮 陶淵明，獨愛菊 予與蓮對，陶與菊 

比  世人「甚愛」牡丹 對，人與牡丹對。 

 

 

本段謂蓮所獨具之風格有七：1．「出淤泥而不染」：比喻君子潔身自愛處塵世

中而不被污染。2．「濯清蓮而不妖」：譬如芙蓉（即蓮之別名）出水，清秀出

塵，而不妖媚。比喻君子之格調質性，不媚於世如此。3．「中通外直」林西仲

云8：「心不窒而行不邪。」喻君子之處世，虛心以待物，為人中正不倚，通達

無滯，表現于外，則正直無偽。周子通書以「誠」為主。其於聖人則曰9：「仁

義中正而已矣。」其於聖學則曰10：「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悉是

「中通」之詮釋。4．「不蔓不枝」林西仲云11：「無煩文苛禮」 比喻君子之

談吐立言，中肯得体，要言不煩，為文則雅潔可愛而不俗。5．「香遠益清」：

林西仲云12：「流風遠被。」比喻君子之德風感染於人，如蓮花之幽香襲人，遠

而益清。6．「亭亭淨植」：林西仲云13：「卓然可立，威儀可象。」喻君子之

氣質、風度矯然不群，挺立物表。7．「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喻君子雖溫然其

                                                      
8 林西仲《古文析義》〈愛蓮說〉（廣文書局 1979年）卷六 頁 326。 

9 周敦頤《周子通書》上冊（商務印書館 1978年）卷八 <道>第六 頁 138。 

10 周敦頤《周子通書》上冊（商務印書館 1978年）卷八 <聖學>第九 頁 16  

11 林西仲《古文析義》〈愛蓮說〉（廣文書局 1979年）卷六 頁 326 

12 林西仲《古文析義》〈愛蓮說〉（廣文書局 1979年）卷六 頁 326。 

13 林西仲《古文析義》〈愛蓮說〉（廣文書局 1979年）卷六 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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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而儼然其威。凡物遠觀則敬之，近之則輕褻。故「君子之交淡如水」者，

蓋即藝術所謂「距離美」是也--以上七德，若僅從文字之外觀解之，失其深

意。更當從文字之內涵去細味，乃始得之。是「象徵」筆法，具「深一層」涵

意。 

    本段以四、六兩種句法為多。四字句，見其凝鍊如：「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六字句，見其婉轉：如「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末句八字句：「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則見婉

曲之致。 

 

    （三）、末段大旨謂愛蓮者寡，仍是以菊、牡丹作陪，是「烘托寫法」，

有「正面」、「反面」、「旁面」： 

 

    正    面         反    面         旁    面     

蓮，花之君子也。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 菊，花之隱逸者也。 

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菊之愛，陶後鮮有聞。 

 

本段前三句14：「辨花之品」，後三句15：「辨愛之品」 

。內中有三種花：牡丹，象徵富貴。言及富貴，世人孰不愛之。故曰：「牡丹

之愛，宜乎眾矣。」菊，象徵隱逸，自古隱逸之士，鮮有所聞。故曰：「菊之

愛，陶後鮮有聞。」蓮，象徵君子，君子多曲高和寡。故曰：「蓮之愛，同予

者何人？」其中，牡丹為「反襯」，菊為「旁襯」，借以烘托出蓮之孤高而寡

契。 

 

四、修辭與措詞： 

 

  （一）、首段：「總起一筆，暗伏眾字。」本段「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

蕃。」「花」字上，加「水陸草木」語，形象更覺鮮明。「蕃」字即與末段

「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其中「眾」字，遙遙相應。並與次段「世人甚愛牡

丹」，其中「世人」蓋即是遙承前文「眾」字，特用詞略異罷了！ 

 

  （二）、次段16：「晉陶淵明獨愛菊」，「予獨愛蓮…」，二句均崁一「獨」

字。末段：「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此二句文意，

與「獨」字亦相應。同謂愛賞者絕少，一用肯定句法，一用疑問句法，筆調中充

                                                      
14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愛蓮說〉<題解>（台南 東海出版社 1970年）卷九 頁 17。 

15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愛蓮說〉<題解>（台南 東海出版社 1970年）卷九 頁 17。 

16 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愛蓮說〉<題解>（台南 東海出版社 1970年）卷九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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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著惋歎，而味外之味，耐人尋繹。此中「獨」字，與彼「眾」字，適成強烈之

對比，二者相映成趣。是「對比法」。而末句「牡丹之愛宜乎眾矣。」作反襯，

曲高和寡之旨自見。推彼「獨」字：投之于花，固是愛賞者少；反照於身，則是

知己者稀。其內心孤寂處，亦正是自賞處。故此「獨」字，非「孤獨」也，乃是

特立獨行之獨．其自負如何當可知了。 

 

    末段：「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

者也。」此之句連用「也」字，不僅有指實之用法，更有沈吟反復之意，值人

細味，以引出下文，以便將菊、牡丹、與蓮加以比較。「噫！菊之愛，陶後鮮

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菊、蓮用褒，牡丹用

貶。愛菊、愛蓮、愛牡丹俱用倒裝句法曰：「菊之愛」、「蓮之愛」、「牡丹

之愛」頗見緊峭。而二褒一貶，用詞悉異。言菊則曰：「陶後鮮有聞。」蓋自

來隱逸者少故也。言蓮則曰：「同予者何人？」亦謂具君子之德而能同調者，

雖含期待之意，卻有難得其人之嘆。此二句雖同謂鮮有其人，而意味亦略有所

別。結語：「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就中，「宜乎」二字，有難怪之意，是

暗諷。「矣」字，乃慨嘆之語氣。其暗貶之旨，要在讀者細味之。 

 

餘論： 

    「菊，花之隱逸者也。」菊花種類甚多，顏色有黃、白、紅、紫、深淺不

一。花有大小不同。又有夏菊、秋菊、冬菊之分。菊花不像牡丹的豔冠群芳，

如李白〈清平調〉：「一枝紅艷露凝香」句，以名花配傾國美人，其明艷照人

可知。而菊花又不像被譽為「王者之香」的蘭花，來得高貴絕俗，有「幽蘭」

之稱。而菊隨處可見，平易近人。蘇東坡〈贈劉景文詩〉有：「荷盡已無擎雨

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故菊又自有其耿介的一面。陶潛為人似菊，人或有其

平易處，但無其耿介；或有其耿介處，又無其平易。故知無陶之性格何足以言

愛菊呢？故曰：「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 

    至於，「牡丹，花之富貴者也。」牡丹素稱艷麗，故象徵富貴，號為「花

中之王」。世人孰不愛榮華富貴，舉凡名位爵祿所在，雖親如父兄有時亦搶攘

不讓。其能甘於淡泊寧靜，飯疏食飲水足矣，類陶淵明、周敦頤者，又有幾人

呢？故文中「牡丹之愛，宜乎眾矣。」蓋深寓婉諷之意味了。 

    本文於菊與牡丹，具如上述。固有一旁襯一反襯的寫法。至於蓮花「幽同

夫菊而不傲，艷類牡丹而不俗。」周子愛蓮謂其出淤泥而不染，具有七德，讀

之想見其處在凡俗中具有光風霽月之氣象，飄洒出塵之襟懷。本文豈非周子之

自我寫照呢！ 

  又《華嚴經探玄記》卷3〈盧舍那佛品2〉：「大蓮華者，梁攝論中四義：

一、如世蓮華在泥不污。譬法界真如在世不為世法所污。二、如蓮華性自開

發。譬真如自性開悟眾生若證則自性開發。三、如蓮華為群蜂所採。譬真如為

眾聖所用。四、如蓮華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譬真如四德：



7 
 

謂常樂我淨。如此等竝為依止義故也。」17其中，常樂我淨者，常見於佛典中。

如：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1〈序品1〉：「令證法身常、樂、我、淨。」18《大般

若波羅蜜多經(第201卷-第400卷)》卷332〈善學品53〉：「我為如是諸有情

故，應趣無上正等菩提，修諸菩薩摩訶薩行，證得無上大菩提時，為諸有情說

無倒法，謂說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唯有涅槃寂靜微妙，具足種種

常、樂、我、淨真實功德。』」1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401卷-第600卷)》卷517〈巧便品23〉：「唯有涅槃微

妙寂靜，具足種種常、樂、我、淨真實功德。』」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8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令諸眾生，捨離想心、妄見、顛倒，住

如來境，了不思議常樂我淨，」21《大般涅槃經》卷2〈壽命品1〉：「世間亦有

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

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

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

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我者名為生死，我者名為如來；無

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為

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

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22其中，可歸納如下： 

﹙一﹚、常樂我淨，有世間的常樂淨，有出世的常樂我淨。 

1.世間之人，不知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反因樂中見苦、常見

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 

2.出世間的常樂我淨：我者名為如來；常者如來法身；樂者即是涅槃；

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 

﹙二﹚、無常者聲聞緣覺，苦者一切外道，不淨者即有為法。 

﹙三﹚、常樂我淨亦是涅槃、法身等義。修諸菩薩摩訶薩行，證得無上大菩提

時，為諸有情說無倒法，唯有在涅槃寂靜微妙境界，具足種種常、樂、

我、淨真實功德。 

總之，則周敦頤受佛教思想的影響23，抑又可知矣。 

 

 

                                                      
17 (CBETA, T35, no. 1733, p. 163, a18-25) 
18 (CBETA, T03, no. 159, p. 294, c2) 
19 (CBETA, T06, no. 220, p. 701, b28-c3) 
20 (CBETA, T07, no. 220, p. 647, c1-2) 
21 (CBETA, T10, no. 293, p. 743, b28-c1) 
22 (CBETA, T12, no. 374, p. 377, c3-14) 
23 見《居士分燈錄》卷 2：周敦頤爲佛印了元禪師法嗣，嘗嘆曰：「吾此妙心，實啟廸於黃龍，

發明於佛印。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開遮。拂拭無繇，表裏洞然。頤後倡明道學，學者稱為濂

溪先生。其〈太極圖說〉實啓廸於：「又嘗與﹙常﹚總論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於理事交

徹，冷然獨會，遂著太極圖說，語語出自東林口訣。」詳見拙著《宋代理學與佛學》﹙五南書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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